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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报道了汉译佛典中出现的一类特殊句式。在这一句式中有一个与连词组合的名词性成分置于全

句末尾，这个后置的名词性成分和其前的某个名词性成分存在并列关系，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作“并列成分后

置”。这类后置的并列成分包括四类，即“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兼语

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和“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文中通过同经异译及其他例句详细讨论了这四类

后置成分，并通过梵汉对勘对它们的成因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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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阅读中古时期的汉译佛典时，不时会遇到下面一类看上去有点古怪的句式：
（１）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西晋·白法祖译《佛说大爱道般泥洹经》卷１）
（２）我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养世尊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西晋·

释法炬译《频毘娑罗王诣佛供养经》卷１）
（３）我不忍见佛般泥洹，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目乾连是贤者辈。（西晋·白法祖译《佛说大爱道

般泥洹经》卷１）
（４）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诸臣……（东晋

·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３０）
这类句式在同期的中土文献中很难见到，它们是一类有异于汉语传统句法的特殊句式，因此读起来总觉
得有点拗口，有些句子的意思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这类特殊句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连词“及”或“并”等连接一个名词性成分置于全句的

末尾，这个后置的名词性成分和其前面的某个名词性成分存在并列关系，因此我们把汉译佛典中这类特
殊的现象称为“并列成分后置”。上列四个例句分别代表四类后置的成分，它们分别是“主语位置上的并
列成分后置”、“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和“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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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
下文我们将分别举例来讨论这四类后置的并列成分。文中用“”号标明后置并列成分还原的位

置，用下划线标明后置并列成分，用“＝”号表示同经异译或句意相同，用“［］”号表示省略或添加的成分。

２ “并列成分后置”的种类

２．１ 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上文例（１）中的“并五百比丘尼”，应该是和本句中的主语“佛母”并列的一个成分，但是它没有像常
规汉语那样和“佛母”并置一处，而是和一个连词组合置于句末，这类后置成分就是“主语位置上的并列
成分后置”。同经异译可以证明这种“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试比较：

（１）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西晋·白法祖译《佛说大爱道般泥洹经》卷１）＝
（１’）所以然者？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馑皆已灭度。（刘宋·慧简译《佛母般泥洹经》卷１）

例（１）的句意同于例（１’）。例（１）中后置的“并五百比丘尼”和前面主语位置上的“佛母”一并构成主语，
相当于例（１’）中的主语“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馑”。类似例（１）那样的后置主语，汉译佛典中并不少见，例如：

（５）世尊或能宴坐，及诸尊比丘。（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４７）
（６）一时佛游鸯骑国，与大比丘众俱；［佛］往至马邑，住马林寺，及比丘众。（东晋·僧伽提婆

译《中阿含经》卷４８）〔１〕

（７）一时佛游跋耆瘦，在牛角娑罗林，及诸多知识上尊比丘大弟子等。（东晋·僧伽提婆译
《中阿含经》卷４８）

（８）女白佛言：唯然，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０）
（９）尔时真净王在大殿上坐，及诸婇女。（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５）
（１０）是时跋提长者白目连曰：自今已后，［汝］恒受我请，及四部众。（东晋·僧伽提婆译《增

壹阿含经》卷２０）
（１１）尔时音响大王在高楼上，及持盖一人。（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４９）
（１２）王入新舍，被鹿皮衣，以香酥油涂摩其身，又以鹿角戴之头上，牛屎涂地，坐卧其上，及第

一夫人、婆罗门、大臣。（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１５）
（１３）时女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而作是说：“愿时办具饮食，明日如来当来至此，及比丘

僧。”（吴·支谦译《须摩提女经》卷１）
（１４）如来最在中央，及诸神足弟子。（吴·支谦译《须摩提女经》卷１）
（１５）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刘宋·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４８）
（１６）时彼士夫即受教勅，往到一处，见世尊出，即速来还，白梨师达多及富兰那：“世尊已来，

及诸大众。”（刘宋·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３０）
（１７）是时世尊知时已到，便着衣持钵，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诣阿那邠邸家。［世尊］即

就座坐，及比丘僧。（托名后汉·安世高译《阿那邠邸化七子经》卷１）
上面这些后置的名词短语，可以上移到前面的主语的位置，一起构成一个并列结构的主语；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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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朱冠明（２００８）曾讨论“与……俱”句式，并注意到“与……俱”也有汉译仅用“与”的情况。本例中“与大比丘众
俱”就是“与……俱”句式，但是本例中的“及比丘众”稍有不同，“及比丘众”属于本文讨论的并列成分后置。在并列成分后
置句式中，汉译所用的连词也有特点，那便是多用“及”和“并”，但很少用“与”，这似乎与梵文对应词的功能不同有关。



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把前面主语后的谓语拷贝到后置名词短语的后面，换言之，就是把上面的后置名词
短语分析为省略了谓语的并列小句，以例（１７）为例，即“［世尊］即就座坐，及比丘僧＝［世尊］即就座坐，
及比丘僧［亦］就座坐”〔２〕＝左边句中的后置成分“及比丘僧”可以视为是省略了谓语的并列小句，如果
补出谓语便形成右边句中的“及比丘僧［亦］就座坐”。
汉译佛典中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后置名词短语后面没有省略谓语的。例如：

（１８）时王将四十亿众，男女围绕，便诣灯光如来所。［王］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
众，各共礼足，在一面坐。（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３）

（１９）尔时世尊以见时到，着衣持钵，将诸比丘僧，前后围遶，入舍卫城，至彼讲堂所。［王］到已，
就座而坐；及比丘僧，各随次而坐。（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３）

（２０）时地主大王复将四十亿众，往诣灯光如来所。［王］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
众，礼足已，在一面坐。（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３）

上述三例中加粗体的名词短语都没有省略其后的谓语，它们后面所跟的谓语与前面的主语“王”所带的
谓语并无二致。如果省略这些名词短语后面所跟的谓语，那么例（１８）至（２０）就会变成下面的例（１８’）至
（２０’）：

（１８’）时王将四十亿众，男女围绕，便诣灯光如来所。［王］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众。
（１９’）尔时世尊以见时到，着衣持钵，将诸比丘僧，前后围遶，入舍卫城，至彼讲堂所。［王］到

已，就座而坐，及比丘僧。
（２０’）时地主大王复将四十亿众，往诣灯光如来所。［王］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众。

例（１８’）至（２０’）中，孤零零的一个名词短语后置，这类看似有些古怪的句式和例（１）和例（５）至（１７）句式
完全相同。如此一来，难免让人猜测例（１）与例（５）至（１７）这类句子就是由例（１８）至（２０）这类句子省略
了后项小句中主语后的谓语而形成的。由例（１８）至（２０）经过省略而变成例（１８’）至（２０’）来看，这个猜
测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没有全面调查其他相关后置成分之前，我们暂时把这个来源问题搁置一边。

２．２ 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前文例（２）中的后置名词短语“及比丘僧”，应该是和该句中的宾语“世尊”并列的一个成分。但是它
没有像常规汉语那样与宾语“世尊”并置一处，而是和一个连词组合置于句末，这类后置成分就是“宾语
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同经异译可以证明这种“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试比较：

（２）我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养世尊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西晋
·释法炬译《频毘娑罗王诣佛供养经》卷１）＝

（２’）我能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僧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东晋·僧伽提婆译《增
壹阿含经》卷２６）

例（２）的句意等于例（２’）。例（２）中后置的“及比丘僧”和前面宾语语位置上的“世尊”一并构成宾语，相
当于例（２’）中的宾语“如来及比丘僧”。类似例（２）那样的后置宾语，汉译佛典中也不少见。例如：

（２１）今此讲堂成来未久，画彩已竟，犹如天宫而无有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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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句式的伸缩与副词的互动关系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与并列成分后置有关的句式伸缩为例，如果
后置成分并入前面的主语，就经常在并列主语的后面加上一个总括副词，如例（１’）“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馑皆已灭度”中的
“皆”；如果后置成分后补出重复的谓语部分，就经常在谓语的前面加上一个类同副词，如本例“及比丘僧［亦］就座坐”中
的“亦”。



僧。（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２６）
（２２）汝应下阎浮提，奉觐世尊，恭敬亲近，并比丘僧。（失译人名今附秦录《大乘悲分陀利经》

卷２）
（２３）我欲请世尊于此三月，及比丘僧。（西晋·释法炬译《频毘娑罗王诣佛供养经》卷１）
（２４）我当供养［如来］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西晋·释法炬译《频毘娑罗

王诣佛供养经》卷１）
例（２３）、（２４）与下面例（２５）、（２６）虽然不是同经异译，但是句意相似。

（２５）不眴王子于三月中，如是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失译人名今附秦录《大乘悲分陀利经》卷２）
（２６）我亦堪任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尽其形寿，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东晋·僧伽提

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２６）
例（２５）与（２３）相似，例（２６）与（２４）相似。例（２３）、（２４）中的“及比丘僧”与另一个宾语“世尊”和“如来”分
置两处；例（２５）、（２６）中“及比丘僧”则分别与另一个宾语“世尊”和“如来”并置一处。例（２５）、（２６）可以
证明例（２３）、（２４）之类的句子是宾语成分后置。
以上诸例都是作为动词的宾语而后置的，在汉译佛典中，我们发现也有作为介词的宾语而后置的，

例如：
（２７）时彼恶鬼手擎数千两金奉上世尊，白世尊曰：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唯愿世尊与我受

之，及此数千两金。（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４）
（２８）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２８）
（２９）七万夜叉作如是言：“我等大士，为世尊造作饭食，并比丘僧。（失译人名今附秦录《大乘

悲分陀利经》卷２）
（３０）九万二千夜叉同声唱言：“我等大士于此七年，当取海此岸牛头栴檀香来，以给海济婆罗

门，为如来设供，并比丘僧。（失译人名今附秦录《大乘悲分陀利经》卷２）
例（２７）中的“及此数千两金”当与前面的“此山谷”并列作介词“以”的宾语；例（２８）中的“及诸智行人”当
与前面的“世尊”并列作介词“为”的宾语，例（２９）、（３０）中的“并比丘僧”也应当分别与前面的“世尊”、“如
来”并列作介词“为”的宾语。
上文例（２９）、（３０）和下面的例（３１）、（３２）虽然不是同经异译，但是部分句意相似，可资比较。

（３１）尔时世尊告梵志曰：如今可为如来及比丘僧办其饮食。（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
卷２６）

（３２）亦于晨朝日初出时，持是种种上妙甘饍诣双树间，至如来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
比丘僧设是供具。”（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盘经》卷１）

例（３１）中的“为如来及比丘僧办其饮食”相当于例（２９）的“为世尊造作饭食，并比丘僧”；例（３２）中的“为
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相当于例（３０）的“为如来设供，并比丘僧”。例（３１）、（３２）可以证明例（２９）、（３０）之
类的句子是介宾成分后置。

２．３ 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前文例（３）中的后置成分“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目乾连是贤者辈”，应该是与该句中的兼语“佛”并列
的一个成分。但是它没有像常规汉语那样与兼语“佛”并置一处，而是和一个连词组合置于句末，这类后
置成分就是“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同经异译可以证明这种“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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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３）我不忍见佛般泥洹，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目乾连是贤者辈。（西晋·白法祖译《佛说大爱

道般泥洹经》卷１）＝
（３’）吾不忍见世尊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及诸应真泥曰。〔３〕（刘宋·慧简译《佛母般泥洹

经》卷１）

上述例（３）的句意等于例（３’）。例（３）中后置的“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目乾连是贤者辈”与前面兼语位置
上的“佛”一起构成兼语，相当于例（３’）中的兼语“世尊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及诸应真”。佛典中还
可看到一些类似例（３）那样的后置兼语，而且也有异译证明。例如：

（３３）白世尊言：“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托名东汉安世高译《阿那邠邸化七子经》卷

１）＝
（３３’）白如来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４１）〔４〕

（３４）白如来曰：“唯愿世尊，尽我形寿，受我供养，及比丘僧。”（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
经》卷１３）＝

（３４’）长跪请佛：“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尽其形寿，受我供养。（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２）
（３５）踊跃欢喜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我明日请食，并比丘僧。”（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

《四分律》卷４０）＝
（３５’）时频头王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受我明日饭食供养。”（隋·阇那崛多《佛本行集

经》卷４４）

例（３３）、（３４）、（３５）都把一个兼语成分后置，例（３３’）、（３４’）、（３５’）都把并列的兼语前置，例（３３’）、
（３４’）、（３５’）的句意分别等同于例（３３）、（３４）、（３５）的句意，这说明例（３３）、（３４）、（３５）这类句子的确是兼
语成分后置。

２．４ 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前文例（４）中的后置成分“及皇后”、“及诸臣”，当分别和其前面的“王”、“太子”并列，共同构成一个
修饰成分作定语。但是它们没有像常规汉语那样和其他性质相同的修饰成分并列一处，而是和一个连
词组合置于句末，这类后置成分就是“定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例（４）的句意应该等于例（４’）。

（４）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诸臣；……（东
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３０）＝

（４’）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及皇后所食；第二枝者，太子及诸臣食……（东晋
·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３０）

在例（４’）的“王及皇后所食”中有一个“所”字，而“所”在汉译佛典中是可以用来对译梵文原典中的属格
（或曰“所有格”）的，因此把“王及皇后所食”中的“王及皇后”视为定语没有问题；但是在例（４’）的“太子
及诸臣食”中却没有“所”字，这个结构似乎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其中的“太子及诸臣”可以看成是作主
语。如此以来，在分析例（４）的后置成分时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其中的“及皇后”和“及诸臣”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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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应真”为阿罗汉之旧译，指应受人天供养之真人，此处“诸应真”特指佛陀之弟子阿难、舍利弗、目乾连等。
“泥曰”义同“泥洹”、“般泥洹”等，指灭尽烦恼而臻于觉悟之境，佛教以达到此一境界为最终目标。

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４９亦见“复白佛言：‘唯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



是定语后置，还是主语后置？
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把例（４）后面省略的部分也一并引出，以便进一步借助上下文来辨

清是非。例如：
（４’’）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诸臣；第三枝

者，国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门、梵志食；第五枝者，禽、兽所食。（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

３０）
这段话大意是讲有一棵神奇的树，它共有五枝，每一枝分别是某一群类的食物。然而整段文字，只在“第
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和“第五枝者，禽兽所食”中用了属格标记“所”，中间部分都没有用属格标记
“所”，这是一种中间省略、首尾不省的现象。胡敕瑞（２００６）在总结省略规则时，曾提到语言在编码过程
中，首尾两端成分往往保全，而中间成分常常省略；在解码过程中，中间省略的成分可以凭借两端的成分
而被激活。但是，传统古汉语中这种中间省略、首尾不省情况并不多见，传统古汉语的省略主要有“蒙上
文而省例”和“探下文而省例”（俞樾等１９５６：３７－３８）。汉译佛典中却不时可以见到这种中间省略、首尾
不省的例子。如：

（３６）为漂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３）＝为漂作筏，
为饥作食，为渴作浆，为寒作衣，为热作凉，为病作医。

（３７）问曰：为善心中得戒？为不善心中？为无记心中？为无心中得戒耶？（失译人名今附秦录
《萨婆多毘尼毘婆沙》卷１）＝问曰：为善心中得戒？为不善心中得戒？为无记心中得戒？为无心中
得戒耶？

（３８）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刘宋·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２４）＝
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受观念处、心心观念处、法法观念处。

以上三例都是中间省略、首尾不省。这是一种有异于汉语传统的省略文例，可能与梵文原典有关，值得
另文探讨。根据汉译佛典中的这种中间省略的文例，可以把例（４’’）那段话还原为例（４’’’）。

（４’’’）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所食及诸臣；第三
枝者，国人民所食；第四枝者，沙门、梵志所食；第五枝者，禽、兽所食。

比照例（４’’’），可以确认例（４’’）中的“太子食及诸臣”、“国人民食”、“沙门、梵志食”等是在翻译的过程
中省略了属格标记“所”的，它们还原的形式应当是像例（４’’’）的“太子所食及诸臣”、“国人民所食”、“沙
门、梵志所食”那样具有属格标记“所”的。而且，“王所食及皇后”、“太子所食及诸臣”应当是与“沙门、梵
志所食”、“禽、兽所食”相同的偏正结构，只是在“王所食及皇后”、“太子所食及诸臣”中各有一个定语后
置于中心语，而在“沙门、梵志所食”、“禽、兽所食”中定语都前置于中心语。虽然像例（４）这种定语后置
的例子在汉译佛典中并不经见，但因为它不是并列主语后置，所以有必要在此另立一类。

３ “并列成分后置”的成因

现在剩下的（但却是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类特殊的并列成分后置句式是如何形成的？在２．１
中我们曾推测例（１）这类并列主语后置的句式是由例（１８）至（２０）省略后项主语的谓语而形成的，但是这
个推测并不能解释其他后置的并列成分，而且像例（１８）至（２０）这类句子也不多见，只是出现在个别译人
的个别译品中。〔５〕通过梵汉对勘，可以证实汉译佛典中的这类并列成分后置的特殊句式应该是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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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例（１８）至（２０）都出现在东晋僧伽提婆所译《增壹阿含经》卷１３中。



经原典语法影响的结果。下面针对这些不同的后置成分，各举一个梵文例证来加以说明。

　　（３９）ｔｖａｃ－ｃｉｒａｍ　ｎｉｒｖｒ．ｔｕ　ｔａｍ　ｖｉｎｙａｋａｍ　ｔｎｒｖａｋｍ　ｔｎ　ｃａ　ｐｉ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ｎ
〔６〕

如此久远　 涅槃 此　　 佛　　 此 诸声闻　 此　及　 诸菩萨
按照汉语句法的语序惯例，例（３９）的梵文可汉译为“此佛、诸声闻及诸菩萨涅槃如此久远”；但是如果采
取忠于原典语序的直译，此句梵文则可直译为“此佛、诸声闻涅槃如此久远，及诸菩萨”，这种直译把“及
诸菩萨”置于句末，于是便造成了“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４０）ａｎｉｍｉｓｏ　ｐｉ　ｒｊａｋｕｍｒｏ　ｂｈａｇａｖａｎｔａｍ．ｍｓａｔｒａｙａｍ　ｅｖａｍ．ｒūｐｅｎａ－ｕｐａｓｔｈｎｅｎａ－
　 不眴　　 王子　　　 世尊　　 於三月　　 如是　　　 以供养

ｕｐａｓｔｈｉｔａｖｎ　ｓｒｄｈａｍ　ｂｈｉｋｓ．ｕｓａｎｇｈｅｎａ
〔７〕

　　供养　　　及　　　 比丘僧
按照汉语句法的语序惯例，例（４０）的梵文可汉译为“不眴王子於三月中以如是供养供养世尊及比丘僧”，

在失译人名的《大悲分陀利經》卷２中此句梵文正对译作“不眴王子於三月中如是供养世尊及比丘僧”；

但是如果采取忠于原典语序的直译，此句梵文则可直译为“不眴王子供养世尊於此三月，及比丘僧”，这
种译法与例（２３）所译相同。这种直译把“及比丘僧”置于句末，于是就造成了“宾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
置”。

　　（４１）ａｄｈｉｖｓａｙａｍ．ｔｕ　ｍｅ　ｂｈａｇａｖａｎ　ｇａｕｔａｍａｖａｈ．　ａｎｔａｒ－ｇｒ．ｈｅ　ｂｈｋｔｅｎａ　ｓｒｄｈａｍ．
　　　愿　　　我　 世尊　 乔达摩　明晨　 中　 家　　 受食　　　　及

ｂｈｉｋｓ．ｕｓａｍ．ｇｈｅｎａ
〔８〕

　 比丘众
按照汉语句法的语序惯例，例（４１）的梵文可汉译为“愿世尊及比丘众明晨于我家中受食”，在唐义净所译
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１０中，此句梵文正对译作“唯愿世尊及苾刍众明日晨朝于我家中愿
受饭食”，这种译法与例（３５’）所译相同；但是如果采取忠于梵文语序的直译，此句梵文便可译为“愿世尊
明晨于我家中受食，及比丘众”，这种译法与例（３５）所译相同。这种直译把“及比丘众”置于句末，于是就
造成了“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

通过例（３９）、（４０）、（４１）的梵汉对勘，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宾语位置上
的并列成分后置”、“兼语位置上的并列成分后置”正是依照梵文原典语序直译的结果。“定语位置上的
并列成分后置”因为本身例句就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梵文例证来对勘，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成分后置
也应当是由直译原典语序所造成。

面对例（３９）、（４０）、（４１）这类梵文句式，如果译经者偏重于依照目的语（即汉语的）的语法惯例，就可
能采取两种策略，〔９〕一是把这个后置的并列成分上移（如例４２），〔１０〕二是把前面一个并列成分后面的
谓语拷贝到这个后置并列成分的后面（如例４３）；〔１１〕如果译经者偏重于依照源头语（即梵文的）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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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梵文引自狄原云来、土田胜弥（１９３４），本例的梵文分析参考了姜南（２００８：１５０）。

梵文引自Ｉｓｓｈｉ（１９６８）第２卷，秦有失译人名汉译本《大悲分陀利經》。

梵文引自Ｂａｇｃｈｉ（１９６７）第１０卷，唐义净有汉译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下面仅以翻译并列主语为例来说明。

本文中所列举的不少（与并列成分后置句式句义相同的）异译就是采取这种翻译策略而成。

文中例（１８）至（２０）就是采取这种翻译策略而成。这种翻译与例（４２）一样都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但是例
（４２）那类句子显得更简洁，因此在翻译这类梵文句式时，例（４２）类句子似乎比例（４３）类句子更通行。



惯例，就可能采取本文所讨论的这种特殊句式，即把一个并列成分依照梵文语序仍然后置（如例４４）：
（４２）世尊及比丘僧即就座坐。
（４３）世尊即就座而坐，比丘僧［亦］就座而坐。
（４４）世尊即就座而坐，及比丘僧。

并列成分后置还是前置，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些译人如东晋僧伽提婆似乎偏爱依照梵
文原典语序的直译，所以文中不少并列成分后置的例子出自其译品。〔１２〕

汉译佛典中主语、宾语、兼语、定语四类并列成分均有后置，而且后置的成分都是并列成分的后项
（如Ａ＆Ｂ并列，后置项总为Ｂ）。〔１３〕这些后置成分按照汉语固有的语序习惯本应采取前置，这类特殊句
式之所以采取后置乃是翻译时照搬原典语序所致。佛典翻译是一种间接的语言接触，这种接触不是地
域相邻不同人群之间的口语接触，而是一种跨地域不同文本传译的书面语接触。在佛典翻译这种语言
接触中，原典语言中某些强势特征会悄然潜入汉语中。这些潜入汉语中的异质语言现象，如果能够与汉
语磨合就有可能进入汉语，如果完全不符合传统汉语的惯例，就很难在汉语中生根发芽。本文所讨论的
这类并列成分后置，是汉译佛典中众多出格语法中的一种，这类出格语法值得剥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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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外来译人在不太熟知汉语的情况下，有时难免会在汉译中流露出原典语法的痕迹；本土译人在通晓原典语言
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刻意遵循原典，甚至力求直译。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带来汉译中的出格语法。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特点，并提出这一特点可能与其所以能够后置有关，尽管有受佛经原典语法影响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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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届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在英国南安普顿召开
第１８届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至４日英国南安普顿市召

开。本次大会由国际社会语言学会和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联合主办，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现代语言学系、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和翻译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超民族空间与多语交汇的协商和创建”（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大会期间共举行５场主题报告，４８场主题讨论会，８０场小组论文宣读会和３场海报展示会。总共
约六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
在开幕式上，南安普敦大学副校长 Ａｄａｍ　Ｗｈｅｅｌｅｒ教授致欢迎辞，大会组织者、南安普敦大学现代语言学系系主任

Ｃｌａｒｅ　Ｍａｒ－Ｍｏｌｉｎｅｒｏ教授致开幕词。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的学者包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Ｓｕｒｅｓｈ　Ｃａ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ｈ教授
（“跨语言写作：多语沟通策略的批评性分析”），英国南安普敦大学Ｔｏｎｙ　Ｋｕｓｈｎｅｒ教授（空间争夺，历史和语言：１９４７出
埃及记），南非开普敦大学Ｒａｉ　Ｍｅｓｔｈｒｉｅ教授（移民，方言学和身份认同：基于南非印度英语的考察），澳大利亚悉尼理工
大学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Ｐｅｎｎｙｃｏｏｋ教授（“（港口）城市语言”）及美国纽约大学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ｒａｔｔ教授（“你不懂的体系：关于语言和
全球化的一些思考”）。与会各国学者围绕语言政策、语言与国家、城市语言调查、全球语言变迁、语言与意识、语言与文
化、语言与族群、语言与性别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南安普敦大学现代语言学系国际英语研究中心
主任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ｅｎｋｉｎｓ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
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起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每两年举行一次，由会议始办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知名大学轮流主

办，目前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系列国际会议。本届大会的与会代表仍以欧洲和北美的学者居多，亚洲仅有
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少数学者参加。第１９届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将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至２４日在德国柏林
自由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语言与城市”（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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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敕瑞　汉译佛典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并列成分后置


